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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审美与当代艺术审美的建构

——以云南彝族撒尼支系大糯黑村为例
*1

薛其龙

【摘 要】:云南彝族撒尼支系聚居的大糯黑村因画家带动成为了圭山采风村，传统民族审美与现代审美交相并建

构了新的村落审美知识，表现出审美场域由大糯黑村转向圭山采风村，审美主体由村民变成当代画家，艺术品由村

内创作转成画廊展示的变化。因审美特性符合村民与画家的各自之需，大糯黑村的民族与当代艺术审美形成了共存

互建的状态。总观当前少数民族村落审美的发展现状，大糯黑村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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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学家对审美的研究忽视民间审美部分，原因在于民间审美群体、经验、标准、价值的多元化与

非普遍性。随着后现代人类学反思浪潮的发展，新兴的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开始关注民间村落具体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认

为对不同村落本土审美观念、现象的了解，是解读文化、情感、观念的重要途径。艺术人类学以村落中的艺术为调查、研究与

思考的对象，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都对少数民族村落审美的认识有所拓展。

少数民族村落中的审美是村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村民日积月累的生产生活中。它包含村落的方方面面，既有物

质形态也有意识观念，只要关乎村落美感的事物都是其关注范畴。作为一套被人们认同且具有共享意义的审美知识，不同的对

象在长久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固定审美经验、习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文化强势进入世界各地后，许多村落受到强烈

的冲击，呈现“审美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长久形成的民族审美正与“时髦”

的当代审美进行着博弈。民族审美仍旧影响着村民对美的判断，而当代的或西方的审美观念也开始影响村民，两套不同的审美

规范共同作用于村落并建构着新的村落审美观念。因此，它们在村落中的存在状态，如何建构新的审美观念，如何应对此境遇

及其中的意义则值得当今的学者反思。

笔者的调研点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的大糯黑村，该村又被称为“圭山采风村”。大糯黑村是一个典型的

彝族村寨，全村 290 多户几乎全部是彝族撒尼人。该村位于石林县东部，据石林风景区 25 公里，距县城 30 公里，距圭山乡政

府海邑 4 公里。“糯黑”，原名“藤子哨”，撒尼语“糯”意为“猿猴”，“黑”是水塘之意，“糯黑”意为“猿猴戏水的水

塘”。
[1]
大糯黑村为典型的喀斯特熔岩地貌，四周群山环绕，村中有圆形水塘，自然环境优美如画。大糯黑村的一大特色是石头

建筑，又被称为“石头寨”。彝族撒尼人就地取材，结合土掌房的建筑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居建筑。这里的撒尼人的信仰以

祖先崇拜为核心，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多神信仰为一体。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民族民间文学，歌舞多样，

歌手众多，曲调、乐曲丰富，人人爱跳舞，个个爱唱歌。妇女的手工刺绣技术高超，深受人们的喜爱。大糯黑村被授予云南省

省级示范村、石林县阿诗玛民族文化旅游生态试点村、昆明市文化旅游特色村镇、省级彝族(撒尼)传统文化保护区等称号。如

今的大糯黑村大力发展旅游业，与村外人交流频繁。

1基金项目:本文是 2015 年云南大学管乔中中文创新奖学金调查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村落审美知识的分析、建构与反思———当

代画家与圭山采风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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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大糯黑村的成名得益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云南一批画家在此地的采风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云南各高校

纷纷在这里设置教学基地，如今已成为知名的艺术采风村和绘画写生基地，正如张夏平说:“圭山是昆明石林县的一个彝族镇，

是昆明众多画家朋友的梦想之地。”当代画家的审美与撒尼人传统审美不可避免的碰撞，从更深意义上说是民族审美与当代审

美交流的一个缩影。

一、大糯黑村的民族审美与当代艺术审美

当前大糯黑村的审美既有彝族撒尼人传统审美，又有当代艺术审美，其既属“民间”又属“当代”，从两套审美的差异与

融合中，尤可见审美的村落濡化过程。

(一)民族审美的艺术表达

大糯黑村彝族撒尼人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精神皆在村落中发挥重要作用，受撒尼人的思维方式、宗教

信仰、道德心理、文化背景、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生产方式以及赖以生存的地理、气候、植被、水土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村

落中的审美非孤立存在，它融入在民族、地域的集体之中。比如每逢节庆，撒尼人身穿传统民族服饰，成群结对地参加对歌、

跳大三弦舞、摔跤等活动。可以说，撒尼人的民族民间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出他们的审美。大糯黑村彝族撒尼人的审美

长期作用于村民的物质、精神、行为之中，并以自然审美、工艺审美、艺术审美与生活审美的形态表达。其中，在民居建筑、

民间文学、服饰刺绣、歌舞器乐方面得到集中展现。

第一，民居建筑。大糯黑村石头成林，石材丰富，石头民居也是村民对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石林彝族撒尼人谚语“线日

努拖黑，努黑努遮黑，顾黑查夜黑，格思拖拍黑”
[2]
中的“努黑努遮黑”指的就是糯黑石板房。对石的审美自建村就已开始，撒

尼语“鲁查底玛”即指石栏。撒尼人因地势盖房，依照纹理把石头分成不同的石板，用于建房。房屋分两层，瓦顶、梁、柱、

掾、楼为木料，上层为卧室；下层中间为堂屋，两侧为卧室，右侧隔出一间厨房。大糯黑的石板民居的特点是:外观整齐美观，

结构坚固结实，布局合理方便。此外，配房、庭院都由石头建成。无论是建筑样式结构，还是内部装饰布置，作为物质形态的

民居建筑都是村落审美的标志，也是村民引以为豪的审美象征。

第二，民间文学。彝族撒尼民间文学种类丰富，如撒尼人所言:“天上星星多，地上草木多，撒尼人的诗和故事比星星和草

木还要多。”
[3]
大糯黑村有《祭密枝》《祭山神》等宗教祭词，有《阿诗玛》《尼迷诗》《逃到甜蜜的地方》《放羊小伙子》《竹

叶长青》《圭山彩虹》《石林的传说》《斯木乃朵》等叙事长诗，还有《石林的传说》《火把节的传说》等反应生活的口头传

说故事。撒尼人以文学形式传授各类知识，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娱乐，表达他们的精神世界。民间文学是民族审美文化心理丰

富的表现，传达出它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审美效果，构筑了撒尼人自己的文化意象。

第三，服饰刺绣。大糯黑村的民族服饰多样，童装、老年装、男装、女装皆有各自审美特色，其中尤以撒尼姑娘的服饰最

为绚丽多彩。她们的上装为青布或粉蓝布右斜襟衣，中口袖，袖子、领口和边角用彩色丝绸布镶两道宽花边，右斜襟边沿用紫

红或黑色金绒布镶牛鼻形花纹宽边。她们背部披一块黑金绒布做衬底的雪白的细毛小羊羔皮，腰间系一块黑底绣花纹样，肩挎

绣花包。撒尼姑娘的夏天穿用红、白线刺绣的宽裆蓝色长裤，鞋子是高尖绣花布鞋。两耳戴闪闪发光的银质耳环。未婚撒尼姑

娘把撒尼人刺绣的精华集中展现于自己的头饰、挎包、披肩、围腰，特别是头饰上。她们的七彩绣花金绒包头是最引人注目的

精美艺术品，撒尼人称“哦姐”，它是戴在撒尼姑娘头上的“帽子”，将发辫裹于包头之中。绣花包头呈半圆形，制作十分考

究，用彩色丝线和精巧的刺绣图案来装饰。
[4]
大糯黑村彝族撒尼女性发展了爱美的天性和精巧的手工缝制技艺。彝族撒尼服饰刺

绣图案为四方、圆整、对称，具有表现抽象、色彩艳丽的特点。撒尼人的服饰刺绣多由女性自织自染自绣。服饰刺绣是村落审

美最直观、最集中的表达，布料、色彩、样式、缝制手法直接成为了女性美与否的衡量标准。

第四，歌舞器乐。大糯黑彝族撒尼人的歌舞器乐源远流长，丰富多样，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性。民间曲调包括民歌民谣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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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祭祀曲调、民间器乐曲调。歌曲有叙事歌、“该迷”、情歌，舞蹈有大三弦舞、叉舞、鼓舞、刀舞、狮子舞、老虎舞等，

乐器有三弦、月琴、笛子、三胡、口弦等。歌舞器乐主要出现在传统的节庆活动中，是撒尼人情感的直接表达方式，具有浓郁

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也是大糯黑村集体审美的主要表达形式。

综上可知，大糯黑村的民居建筑、民间文学、服饰刺绣、歌舞器乐是村落传统审美最主要的表达方式，民族审美集中于民

族民间艺术事项上。因此，可以通过民族民间艺术透视民族审美的发展变化状况。一旦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发生变化，

那么大糯黑村撒尼人传统审美也随之发生改变。

(二)当代艺术审美的进入

大糯黑村还存有另外一套审美知识，它具有流动性与临时性，并不直接作用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是由外来画家及绘画

爱好者带来的当代艺术审美。不同于具有民族民间性的撒尼人传统审美知识，它属于当代艺术的审美范畴，受众群体是现代社

会民众。画家和绘画爱好者因大糯黑村的自然风光、石板房、撒尼服饰等景观纷至沓来，用当代审美对撒尼传统审美进行再创

作。画家和绘画爱好者非久居于村落，采风一段时间后就会离开，将作品通过画廊等组织展现给现代社会民众欣赏。看似画家

及绘画爱好者利用了大糯黑村，但他们长期频繁地进出村落，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已受较深的影响。对村民来说，外来的、先进

的、“时髦”的绘画审美，岂能不驻足欣赏，学习借鉴?

应政府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的倡导，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冯法祀、黄永玉、姚钟华、孙景波、丁绍光、蒋铁峰等画家

到大糯黑村采风。1979 年，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等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背着行李、画具来到了大糯黑村，由此拉开了圭山

采风村发展的序幕。20世纪 80 年代大糯黑村已成为这批艺术家的集中写实地，并把大糯黑村比作法国的巴比松村。他们从大糯

黑村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中获得艺术的启发，表达艺术观念及审美，并影响了“新具象团体”“西南艺术群体”的形成。毛旭

辉是大糯黑村的写生常客，也是圭山采风村形成的主要推动者。他的圭山系列创作，表现了生命的神奇，圭山的马、牛、羊以

及撒尼人都成为了具有精神意识的生命形象，如《红土的恩赐》《牧羊女和自由羊》等作品。
[5]
毛旭辉说:“走在圭山的路上，

拥有一种停顿，一种回去的片刻，一种重复，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看到与城市截然不同的世界和时间感，看到阳光下如此美

丽的凝固的土地和宁静的村落，在一个落后缺乏变化的地带，人也可以从容地不紧不慢地活着，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
[6]
2006

年后，大糯黑村成为了云南知名的绘画采风村，每年有几百位来自外省甚至外国的画家来此采风和创作。云南大学、云南师范

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曲靖师范学院、安顺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纷纷在此建立

写生基地，各高校也会安排学生前来写生，这里成为云南著名的乡村绘画教育基地。此外，大糯黑村也成了民族文化研究和田

野考察的热地，以及摄影师和旅游者的目的地。画家及绘画爱好者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变化。

在大糯黑村，无论是毕摩绘画、刺绣样稿还是绘画的表现技法、应用范围，其艺术性与审美性皆有限，当代绘画审美知识

丰富了民族文化，满足了村民的视觉审美需求。尽管画家及绘画爱好者试图回避对撒尼传统审美知识的评判和影响，但当代艺

术家携带的审美形式、观念、表达方式在无形中不断影响着村民的审美。一些村民难以接受甚至排斥此类审美形式，也有一些

村民会接受这类艺术形式，比如村民阿文开始进行绘画创作，其女儿受影响也在昆明的学校学习绘画。从画家及绘画爱好者的

角度看，大糯黑村的景观及审美仅是艺术创作的场地或平台。从村民的角度看，他们的绘画是文明、先进的代表，与现代社会

审美接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认可及学习村落中存在的当代绘画。

二、大糯黑村审美重构分析

相较于全球化潮流中的审美，村落中的审美与外界接触甚少，是一个缓慢建构的动态过程。当当代艺术审美出现在村落之

后，有可能会导致审美的混乱，也可能完成合理的建构并形成新的村落审美，大糯黑村则属于后者。审美知识的形成并非一蹴

而就，涉及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建构。众所周知，艺术创造需要多种审美要素的参与，需要将艺术与审美融合在一起，

追新求异的画家创作不同于传统的艺术风格，这也可理解成审美的创新。从大糯黑村可以看出，当代绘画在完成自身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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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造成了村落内审美的建构。

(一)审美场域的建构:由糯黑村到圭山采风村的表述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应用范围广泛，他认为“艺术品的意义的获得并不是其本身所拥有的，而是场域所

赋予的，或者说对艺术品意义的解释只能放到审美场域中才能进行”
[7]
。审美场域是由各类主体组成的关于审美的场所，当然场

域边界也因村落内部演变或外部催化而不断变化。民族审美存在于村落内部，一般以大糯黑村为表述单位。虽然撒尼人聚居区

审美知识具有共享性，但在与周围撒尼人村落交往过程中，大糯黑村的村落面貌、社会文化、民俗艺术、审美观念等形成了较

为独特的审美场域。

随着毛旭辉等当代画家及绘画爱好者频繁地出入于村落，他们不再以大糯黑村作为表述单位，而是强调“圭山”这一地域

单位，虽然两种不同的表述都指代大糯黑村。艺术家之所以将该地表述为圭山而非大糯黑村，一方面是因为绘画创作以自然为

美，取景圭山，描画内容不仅仅在大糯黑村内，以更大范围的地域称谓，强调地域的整体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绘画作品就以“圭

山”命名，比如毛旭辉的《圭山组画》《圭山梦》、叶永青的《圭山·俯览》、唐志冈的《圭山打谷场》、张夏平的《云南圭

山人物写生》、王克举的《春来糯黑》、常世江的《圭山糯黑村头》、陈流的《圭山Ⅱ》等，展览《永远的圭山》《圭山写生》

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共识性的表达。最主要的原因是，“圭山”是艺术家有意的建构。1957 年，姚钟华只身一人来到大糯黑

村写生，并完成了他的毕业创作，他将这里描述成法国的巴比松村。19 世纪中叶，巴黎近郊一个叫巴比松村的村落，是枫丹白

露森林的入口。因为该地自然景色迷人而吸引了米勒、卢梭等一批鼎鼎有名的大画家，并形成著名的“巴比松画派”。毛旭辉

等当代画家将大糯黑村作为创作场地，希望如米勒、卢梭等一样建构起他们自己的“巴比松画派”。如今，圭山采风村已经家

喻户晓，“圭山”就成了云南当代绘画的代表，也成了云南当代艺术审美的重要生产地。当然，对圭山采风村的认知群体主要

集中在艺术圈内，是一个艺术审美场域，在其他领域的认知则更多以大糯黑村为表述。

大糯黑村两个审美场域有所交集，审美知识边界发生扩展，但并未造成民族审美的衰落。当代艺术审美仅影响了民族审美

而未发生替代的现象，反而因圭山采风村的形成而变得完整。审美由大糯黑村到圭山采风村的场域建构中，村民处于被动地位，

艺术家起到了主导作用，外来审美力量直接改变了民族审美的边界。

(二)审美主体的建构:由村民到画家的转变

审美主体是审美的创作者与能动者，包含对客体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及评价。大糯黑村的审美主体可分成两类，一

类是村内村民，另一类是村内的画家及绘画爱好者。村民与画家在村内存在状态不同，呈现出村落的主人与外人、长久生活与

暂时生活、参与村落的审美与吸收村落的审美的差别。如果细分村民群体的话，其中一类是村落精英，包括毕摩、神职人员、

手工艺者、歌舞表演者等，他们熟知、掌握着大糯黑村的彝族撒尼文化，走在村落审美的前沿。比如村内自元代始就有女性从

事撒尼刺绣，所有的服饰都由女性手工缝制，刺绣的美丑在村落中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评判标准，形成了村内群体性的审美基础

知识。刺绣精英无法单独改变这一集体审美，但是她们对审美具有推动作用。就画家及绘画爱好者而言，无论在村落中的绘画

创作还是对圭山采风村的建设，他们已经生产出新的审美知识，并形成了新的村落审美主体。其实在村落写生过程中，他们与

村民接触甚少，可以说他们在村落中建构了一套游离于村落外的审美。

之所以说画家及绘画爱好者属于村落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群体的庞大及出入的频繁，有些人每年都会前往，在村落中的生

活时间长、影响力大。像毛旭辉自 2006 年起每年都会有 40 多天时间在大糯黑村写生，已成为了村民最熟悉的画家。画家是当

代审美知识的持有者，也影响了几位村民的绘画创作。一方面画家把当代的审美带入村落，另一方面把村内的传统民族审美带

向了当代画坛。再加上当前村落与现代社会的全方位接触，现代审美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审美在村落中泛化，画家的话语

权愈加明显，因此大糯黑村的审美主体呈现出由村民到画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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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品的建构:由村落创作到画廊展览的呈现

作为村落审美集中表达的艺术品，承载了画家的审美见解，呈现了大糯黑村的景观，推动了彝族撒尼文化的发展。大糯黑

村是云南绘画创作的重要产地，每年都会有几百幅作品在此诞生，村落中的自然、人文景观被不断地搬进画廊中，在这一过程

中村落得到画家的宣传，撒尼人传统的审美知识得以传播，艺术品成了大糯黑村对外审美交流的重要途径。毛旭辉的《圭山组

画》以大糯黑村的树木、牛羊、人物等场景为描画内容，表达了对农民与大地的赞美。正如艺评家吕澎所说:“圭山不但唤醒了

毛旭辉关于童年的记忆，也令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大自然的慰籍与表现力。”
[8]
从画面内容上看，村落中日常生活场景被艺术化

地搬进了作品，形成了一个不同于现实村落生活的场景。流传至画廊后，描画内容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大糯黑村也得到传播，

并在欣赏者中形成了村落想象建构。这就像初到大糯黑村的人说的那样，画中的场景与村落实景略有不同，但也可以感受到作

品表达的对象就来自于村落中。

画家创作所面向的是现代社会群体，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服务村落与村民，走向画廊、现代社会才是其目的。从村落走向

画廊是村落当代审美的完成，可理解成画家用自己的审美表达、建构对村落的认知，最终形成了画家的审美经验与艺术表达。

尽管画廊中的作品无法直接作用于大糯黑村，但是作品建构起来的审美知识在无形中推广、影响了村落。政府官员、游客、画

家甚至是研究者纷纷前来都是基于画廊中建构起来的村落景观与文化知识。

三、审美共存互建的当下意义

大糯黑村的两套审美形成于村内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又因村落之需而表现出互建的特点。民族审美与当代艺术审美

在大糯黑村中的异同是影响审美共存互建的前提。它们在审美形成、内容、方式、对象、观念和结果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大糯黑

民族审美直接产生、作用于彝族撒尼人的生产生活，是土生土长的审美知识。民族审美发展稳定，保存完整，以民族民间艺术

为主要表达。当代艺术审美知识产生于现代社会，由画家带进大糯黑村，以当代绘画为主要表达。它在村落中发展时间较短，

与村民实际生活联系少，变化性大，具有“时尚性”特点。两套审美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审美功能上:大糯黑村的民族审美与

画家带来的当代艺术审美已经转换成村民的审美经验，共同建构着新的审美观念。两套审美拉开了大糯黑村与周边村落的审美

差距，同时也能促进村落经济发展，提高大糯黑村撒尼人的审美水平以及文化的发展。

第一，提高民族审美水平。画家在采风过程中携带的当代艺术审美无可避免地进入村落，正如方李莉所说的那样:“所有的

地方地域性……不仅是基于地域性的实践与卷入的表述，而且也受到了日益增多的来自远距离的影响。”
[9]
与民族审美中视觉图

像相比，画家的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糯黑村的视觉审美欣赏水平，所以受到了村民的青睐。由于村落中绘画审美的

缺失，导致了他们冲突的降低，这也是当代艺术审美并未与民族审美发生激烈冲突而显现出共存互建的主要原因。

第二，启发创作灵感。自然风景是画家写生的主要对象，但他们也不再是简单的模仿和再现，彝族撒尼人的审美观念也给

艺术创作带来了可贵的参考蓝本和思维空间。两套审美的结合，使当代艺术创作更具文化深度，毛旭辉的作品就是一个例证:“我

把圭山作为一个心灵的避难所，在那里我获得了红土的恩赐，无形中培养了我内心里的某种类似宗教的感情。”
[10]

第三，满足群体需求。无论是画家对民族审美的体验还是村民对当代审美的自发喜爱，从根本上说传统民族审美与当代艺

术审美共存于村落是因为村落内群体对审美不同程度的需求，它是一种自愿自觉的互建行为。

第四，促进文化发展。目前，大糯黑村已经为知名的圭山采风村，这预示着会有更多的外来知识涌入村落。民族审美与当

代审美已经成为村落审美发展的基础，两者的共存互建使大糯黑村的文化得以有效地与当代潮流结合，利于彝族撒尼传统文化

的繁荣发展。

总之，大糯黑村彝族撒尼人的民族审美与当代艺术审美能够有效结合并形成新的发展在当前社会语境中意义非凡，值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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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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